
从民俗学角度解读《祝福 》

万 建 中

以往的评论家们在揭示《祝福 》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剧根源时
,

无一例外选择了阶级压迫的审视角度
,

认定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

封建势力逼死了祥林嫂
,

酿就祥林嫂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是封建

制度及礼教
。

这样解读
,

表面上似乎不无道理
,

实际忽略了这篇

优秀作品悲剧意义的独特性
,

未能切实把握鲁迅创作该作品的初

衷和深邃内涵
。

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他的《艺术哲学 》中指 出
“

要了解

一件艺术品
,

一个艺术家
,

一群艺术家
,

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

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
。

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
,

也是决定一

切的基本原因 ” 。

按照丹纳的理论
,

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 极 原

因
,

便是 由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搀合而成的社会民俗氛围
。

一个

又一个封建陋习
,

犹如 巨大而无形的网络
,

鲁四老爷及其
“

和唱
”

者们则是居干其中的蜘蛛
,

池们正是以这张网为屏障
,

向孤独无

助的祥林嫂频频喷出致命的毒汁
。

抖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外衣
,

我们可以发现祥林嫂面对和抗

拒的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下来的形形色色的封建陋习
。

而这

些陋习又是为众人认 同并施实的
。

因此
,

一旦祥林嫂越雷池一步
,

在鲁镇和贺家坳这样的小群体社会中
,

人们便几乎不分贫富
,

不

论男女
,

不分长幼
,

不论亲疏
,

一个个
“

自觉
“
拉扯着令人窒息的

“
网络

” ,

陷祥林嫂于困境
。

祥林嫂走上悲剧道路的第一步
,

是封

建婚姻惯制使然
。

第一次婚姻
,

年仅十四
、

五岁的小孩作了她的



丈夫
,

可见是
“

小女婿 ”婚姻习俗将她拽上了悲剧之路
。

丈夫死后
,

祥林嫂便成为一个被禁忌的不洁不祥的女人
。

亡夫为寡
,

俗以为

其夫之魂魄常随妇身
。

在绍兴一带寡妇名孤矜
,

又称鬼婆
。

因此
,

当她因不堪忍受“
严厉的婆婆

开的虐待
,

勇敢地逃出来
,

初进鲁府

祭佣时
,

鲁四老爷便因她是寡妇而皱眉
。

后幸因四婶
“

看她 模 样

还周正
,

手脚还壮大
,

又只是顺着眼
,

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
,

便不管四叔的皱眉
,

将她留下 ” 。

然而
,

好景不长
,

以 后 她 又 为
“ 再蘸分俗所害

。

狠心的婆婆在最终找到她之后
,

按当地人寡妇再

嫁的风俗
,

对她实行了
“

抢婚 ” 。

小说这样写道 祥林嫂跪在河边

掏米
,

一只 白篷船上眺下两个大汉
,

把她捆在船上
,

劫去卖到贺

家澳
,

与贺老六成了亲
。

抢亲
,

是旧时绍俗
,

一般发生在下层社

会中
,

现实生活中抢亲的方法和情状
,

完全如小说中 叙 述 的 一

样
。

那时
,

绍兴抢亲不犯法
,

官府也听之任之
。

作者深层描写抢

婚旧俗
,

目的是要揭露这一陋俗如何使祥林嫂这种遭遇不幸
、

地

位卑微的人受到更大的损害和心理压抑
。

自此
,

祥林嫂的头上已经顶了一个不节不烈的罪名
。

贺老六

死后
,

儿子阿毛又给狼衔去
,

祥林嫂重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
,

这

时
,

小说中有一段民俗色彩很浓的 肖像描写
“

她仍然头上 扎 着

白头绳
,

乌裙
,

蓝夹袄
,

月白背心
,

脸色青黄
,

只是两颊上已经

消失了血色
,

顺着眼
,

眼角上带些泪痕
,

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

神了 ⋯ ⋯” 。

背心
,

绍俗称
“ 膀扇

” ,

女的多作外盖衫
。“ 月白 ” ,

颜色
,

似灰色
。

月白背心
,

是绍兴服饰旧俗中丧服的一种
。

这种丧服和

眼角上的泪痕同时出现在祥林嫂身上
,

一看便知
,

她是二
、

三十

年代中国江南绍兴一带的寡妇
。

寡妇再婚又寡
,

便是双重不节不

烈
。

因此
,

当她被卫老婆子领着二次进鲁府时
,

不但鲁四老爷再

次皱眉
, “

暗暗的告诫四婶说
,

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
,

但是败坏

风俗的
,

用她帮忙还可以
,

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沽手
,

一切饭菜
,

只好自己做
,

否则
,

不干不净
,

祖宗是不吃的
。 ”

甚至连
“
四婶的

了了,



口气上
,

已颇有些不满了
。 ”

镇上的女人们也露 出了
“

鄙薄的神气
” 。

人们唯恐祥林嫂的大灾大难会
“

传染
”

到 自己头上
,

便避而远之
,

视其为祸害之源
。

在重进鲁府的 日子里
,

人们把原有的对祥林嫂

的喜爱和同情抛却的一干二净
,

她承受着一种来 自四 面 八 方 的

不单单是 出自鲁四老爷
,

也不是由鲁四老爷发起鼓动的
,

甚至

连求得一丝喘息之隙也没有的重压
。

不久
,

她便变得麻木
、

苍老

了
。

按理
,

她本应受到社会的同情和扶持
。

然而
,

人们的言行不

自觉受到了禁忌民俗的规范
,

束缚
,

不约而同地在为祥林嫂酿造

一个悲剧的结局
。

正是一系列歧视
、

残害妇女的封建陋习
,

使人

间悲剧
“

文化 ”化
、 “ 定型

”

化
,

同时又是人对 自身的异化
,

即人性

淡化
,

兽性再现
,

从而维护了某种社会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态势
。

祥林嫂的悲剧是封建社会成千上万寡妇命运的一个缩影
。

而这
,

显然又不是消灭了鲁四老爷这类人甚至是整个封建制度所能完全

避 免 得 了 的
。

即使在今夭
,

寡妇再嫁又寡是 ”败坏风俗
”

的观念
,

不是仍顽固地嵌在一些人的脑海 中吗了

处于困境中的祥林嫂
,

为了求得 自己生存的权利
,

作了全身

心的努力
,

但一切都无济于事
。

事实上
,

对她来说
,

离开人世应

该是彻底的解脱
。

但是
,

由于她是死在
“

祝福
”

的 日子里
,

偏偏又

犯了一大禁忌
。 “

祝福 ”是一种绍兴岁时习俗
,

又称
“

作福
” 、 “

作年

福 ” 、 “
作冬福 , ,

它被视为年终大典
。

此间若遇上不吉之事
,

尤其

是死人
,

便以为会给新的一年带来厄运和晦气
。

无怪乎鲁四老爷

在闻说祥林嫂的死讯时
, “

且走而且高声的说
‘

不早不迟
,

偏偏要

在这时候
,

—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
’ ”

祥林嫂生居封建陋习之

网
,

死后仍不得摆脱
,

何其可悲 作品中这样写道 “远处的爆竹

声连绵不断
,

似乎合成一尺音响的浓云
,

夹着团团巨舞的雪花
,

拥抱了全市镇
。 民

客客数笔
,

颇具寓意
。

绍兴人俗信
,

除 夕夜众鬼

游荡
,

年兽肆虐
,

故除 夕之夜和初一清晨人们于庭中放爆竹
,

以

避恶鬼邪神
。

死不 当时的祥林嫂在鲁镇人的心 目中
,

显然属恶鬼

之了



之类
。

那震耳欲聋的鞭炮正是在将她的阴魂拒赶出门
。

封建随习

就是这样将人间最起码的人情泯灭殆尽
,

致使祥林嫂死后仍为世

人所厌烦
、

唾弃

以上阐述的封建民俗事象仅属社会人生礼仪的范畴
。

因此
,

还不足以致祥林嫂于死地
。

真正 日夜煎熬着她并彻底摧毁她情神

之柱的
,

是信仰民俗中的封建陋习
。

信仰民俗是从人类原始思维

的原始信仰中不断传承变异而来的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
。

这

些民间思维观念的习俗惯例
,

受到了人们的信奉
,

作用于人的心

灵
,

甚至成为支配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因素
。

因此
,

信仰民俗给予人们心理上的撞击远比其他类型的民俗沉重得多
。

具体表现在祥林嫂身上
,

就是“ 阴府
”

信仰
。

人们坚信人死后灵魂

是不灭的
,

可在阴间继续活动
。

这种认定
,

是千百年来从内容到

形式被传承
、

强化的结果
。

在世间被剥夺了一切的祥林嫂把唯一

的希望寄托于阴间
,

这是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唯一的精神因素
。

然

而
,

当柳妈神情
“

诡秘 ”告诉祥林嫂
“

你想
,

你将来到阴世去
,

那

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
,

你给 了谁好呢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

来
,

分给他们
。

我想
,

这真是 ⋯⋯”

时
,

祥林嫂
“

脸上就显 出恐怖

的神色来
” 。

如果说对现世的一切一切的磨难
,

她都能忍受的话
,

那么
,

对来世不祥的恐惧
,

则将击碎她整个身心
。

于是她
“

第二天

早上起来的时候
,

两眼上便围着大黑圈 ” 。

好在还有一个补 救 的

办法
,

即在土地庙
“

捐门槛
” 。

为了赎尽 “ 罪草万 ,

求得来世的安

宁
,

她不惜一掷“ 历来积存的工钱 ” 。

捐完门槛回来
,

她心中本已

坍塌的精神支柱又重新树立了起来
,

她“ 神气很舒畅
,

眼光也分外

有神
” 。

因而在 “ 祭祖时节 ” ,

她才
“
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

” 。

然

而
,

祥林嫂的虔诚毕竟不能抹去她一再丧夫的事实
。

对她这种禁

忌之人
,

人们宁可处处设防
,

而不愿冒沽上晦气的危险去触犯禁

忌
,

所以当祥林嫂企望象往年一样以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参与鲁四

老爷家的祭祖活动时
,

四婶慌忙大声说 “
你放着罢

,

祥林嫂 万这

,



句四婶夺 口而出的话
,

对祥林嫂来说
,

却是一种
“

神判 ” ,

轰毁了

祥林嫂最后一道心理防线
。“

她像是炮烙似的缩手
,

脸色同时变作

灰黑
,

也不敢去取烛台
,

只是失神地站着 ⋯ ⋯
,

第二天
,

不但眼

睛窈陷下去
,

连精神也更不济了
,

而且很胆怯
,

不独怕黑夜
,

怕

黑影
,

即使看见人
,

虽是 自己的主人
,

也总惴惴的
,

有如在白天

出穴游行的小鼠
,

否则呆坐着
,

直是一个木偶人
,

不半年
,

头发

也花白起来了
。 分 阴府观念根深蒂固的祥林嫂

,

临终之前
,

竟然异

想天开
,

想证实“ 地狱
”
的虚无

。

但她从识字的
、

出门人的“ 我
” 口

中得到“死掉的一家人
,

都能见面的
’
这样一个结论之后

,

便带着

将在阎罗殿锯刑的恐惧
,

告别了人间
。

既寡而又寡又笃信灵魂
,

这就注定祥林嫂既便没有外界势力

的迫害
,

其生命也会 自行急剧消耗掉
。

可见
,

真正置祥林嫂于死

地的
,

是她及其周围的人都认为
“
阴世

”
和寡妇再嫁之“罪孽深重

”

已是一个客观存在
。

这一信仰民俗导致祥林嫂陷入了难以 自拔的

精神折磨
。

从这一点而言
,

说
“
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势 力通

死了祥林嫂 , 似乎有点太阶级感情用事
。

鲁四老爷只是一个封建陋

俗的维护及传承者
,

而不是
,

也不可能是创造者
,

这与四婶
、

柳妈

们并无本质的区别
。

就对封建陋习的信仰程度及传播范围而言
,

似乎并没有阶级的差别
。

作品中的每个人都在
“
自觉

”地按封建陋

习惯制行事
。

当一种风俗为众人生共和一致施行时
,

其威力和破

坏力是巨大的
。

这更昭示了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内在必然性及其革

除封建陋 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
。

这才是《祝福 》深层悲 剧 意 义 所

在
。

鲁迅以深邃的历史眼光
,

把笔触伸向民间历史文 化 的 积 淀

层
,

把祥林嫂纳入封建社会民俗这张无形的网络之中
,

并让她在

网中无力地左冲右突
,

从而展示其结局的客观性
,

并亮出作品的

批判底蕴
。


